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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紅線女斬了郝天彪，又把劍光連指數指，向群盜頭上斬來，嚇得眾強徒一個個哀呼饒命，跪了一地。那女子也苦苦代求

道：「且請仙姑息怒。此事罪魁禍首，乃黑臉盜與著這穿黃的盜魁，今既俱已伏誅，還望仙姑饒恕他們。勿因難女一人，有傷數十

百人性命。」紅線一來本只要儆儆眾人的下遭，並不是定須斬盡殺絕；二來聽這女子苦求，手也軟了好些。因對眾盜言道：「爾等

在此落草，平時罪惡不問可知。本當一概斬了，為民除害。姑念此女代求，暫饒爾等性命。以後須要改惡從善，勿再為非，免貽後

悔。」說畢，將手一招，那劍冷颼颼打了一個盤旋飛了回來。只苦得劍光飛過之時，眾強盜不知不覺也有削去頭髮的，也有失去了

鬚的，也有飛去眉毛的，竟把這百數十人弄得無一個沒有記識。因此大眾戰兢兢的尚跪著，不敢起身。紅線道：「爾等受此懲創，

諒也不敢再作這強盜生涯。如今快把地下死屍收拾出去，傳話山上山下、山前山後一眾強徒，各自散伙，改邪歸正，不准再在此地

逗留。如違，立斬不赦。」眾人聽了此言，好似半天裡得了恩詔一般，謝了一聲，各自起來，七手八腳將郝天彪及吳頭目的屍首搬

去掩埋，一面果然傳出話去。頃刻間，把截雲山五百餘名大小強人散個乾乾淨淨。　　其時，天已漸漸黑了，廳中只有紅線與女子

兩人。紅線見桌上放著現成的燈燭，遂敲石取火，點了一支燭兒，把這女子仔細一看。見他生得面似梨花，腰如楊柳，風姿娬媚，

骨肉停勻，只惜兩眉太豎了些，略帶三分殺氣。年約二十上下，不長不短身材，穿一件半舊半新的元色窄袖小祆，外罩月白罩衫，

下繫天藍裙子，裡邊湖綠褲兒．足上一雙紅緞弓鞋，約略三寸左右，乃是一個花枝般的人兒。正要問他姓甚名誰，並問獨自一人到

此深山何事，那女子先雙膝跪下，叩謝了活命之恩。又問紅線：「仙居何處，是何道號，也好日後圖報。」紅線微微一笑，雙手扶

起道：「山野之人，本無名字，圖報一說，更是休提。但不知你是何人，至此甚事，卻被群盜拿上山來？」那女子含淚答道：「難

女白氏，小字素雲，乃本處曹州府城武縣人，父名受采，耕田度日，祖傳連環弩箭，時至山中獵些鳥獸。母親青氏，生難女姊弟二

人，弟名如玉，年方十歲，禍緣此起。偏東道上十里之遙有座高山，名臥虎山，綿亙百有餘里。東界濟寧，南界武定，西北界海，

乃東省咽喉要道。近日金兵犯順，各處水陸戒嚴。此山新來一支官軍在彼駐紮，那統兵官姓秦名虯，別號應龍，乃當朝首相秦檜的

堂弟，年紀不到三十，善使一柄九股托天叉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奈是一個酒色狂徒，外人因此與他起個混號叫做花花太歲。自從那

廝駐兵此山，名雖控扼金人，實則擾害百姓。凡近方略有姿色的婦女，時被他搶入營中，玷污清白，有幾個三貞九烈之人，誓死不

從，也不知斷送了多少性命。今日午後，那秦應龍不知從何處飲酒回營，經過難女門前，適兄弟開著門兒在街玩耍，被他一眼望至

屋中，瞧見難女，乘著酒意闖入門來，以查察奸細為由，欲與難女提親。父親豈肯容他，略略與他鬥口，被他叱令從人，謂為不應

藐視官長，不服稽查，欲將父親拘進營去。後在家中搜出打獵所用鉤槍、弩箭，竟又指為私藏軍火，罪上加罪。不由分說，把一家

人拘至臥虎營中，兄弟害怕啼哭，竟被秦應龍一掌打死。難女同著父母進得營時，共拼一死。誰料秦應龍回營之後，酒衝上來，嘔

吐交作，因著暫押營門，聽候酒醒發落。難女與父母乘著看役偕眾營勇在營房賭錢之隙，出其不意，商議脫逃。那知不上半里之

遙，見後面塵土飛天，竟被勇丁追至。父親見事已如此，令難女在前逃命，自己與母親在後斷路。不多一刻，大隊人馬竟如潮水一

般湧來，口中大喊『快拿逃犯』。竟把父女三人衝散。難女情急智生，伏在道旁荊棘叢中，未被他們看見，幸脫虎口。母親當時被

兵勇拘回，父親奮身搶救，不得已與眾兵交手，寡不敵眾，也被他們拿去。難女此時肝腸寸斷，進退無門，直至賊兵遠去，方敢出

來。因此孤身逃至這裡，不想又遇黑臉強徒，拿上山頭，見了盜魁，竟與秦營通同一氣。正欲使黑臉盜押解赴營，幸得仙姑搭救。

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　　紅線女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爾伶仃弱女，現欲何往，可是想到官署告他？」素雲道：「此地離城較遠，況秦應龍官居統制，又

是當朝首相之弟，縱使告到當官，也是斷斷無益，所以他敢這般的無法無天。刻下難女實不瞞仙姑，意欲覓一熟識親鄰，打探父母

下落。如幸安然無事釋放回家，尚得骨肉團聚，乃是萬千之喜。倘有三長兩短，惟有毀容保節苟活人間，伺秦應龍出營之時，仗著

我家傳弩箭，報這不共戴天之仇，事成，俟覓父母屍骸，好好安葬，即當披剃入山，永高塵世。不成，惟有一死而已。」紅線道：

「聽你之言，能發連珠弩箭，不知尚有何技，乃想報此冤仇？」素雲道：「弩箭是看父親施放，略略知此法兒。別的技藝，何曾學

得？」紅線道：「你今年有幾歲了，父母曾否為你對姻？」素雲兩頰一紅，道：「今年一十九歲，尚未聯姻。」紅線重把他身材面

貌細細的估量了一番，又想他的父母一定凶多吉少，心中便有收他為徒、使他日後得報親仇之意。但不知他的心術究竟如何，所以

一時未便出口。素雲見紅線兩眼直瞧著自己，不言不語，且先時問他姓名，只說：「山野之人，並無名姓」，明是不肯直說，心下

不禁疑惑起來。因又重新細細動問，且言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不知仙姑當往何處安身？」紅線此時也不再隱，便把來蹤去跡細述一

番，並說：「今夜天已晚了，此間現有房屋牀鋪，我不妨相陪著你暫宿一宵，明日再說。」素雲聽是上界劍仙下凡，怪不道有此絕

技，不禁破愁為喜，重復跪下地去，端端正正拜了四拜。紅線慌又扶起，連稱：「不必如此。」

　　二人又談有一個更次。紅線問素雲：「腹中可饑，山中諒有廚房，何不煮些飯吃？」素雲答稱：「曉得。」舉火尋至廚中，果

然有肴有飯，不要說是一餐，足夠一二年糧草。素雲盛了一大碗飯，端了一碟子火腿，一碟子咸雞，又另尋了兩碟子筍蔬，找一個

盤兒裝好，端上廳來。紅線見了道：「難為你取到此間，奈我不食人間煙火已久，你請自便。」素雲也不相強，略略用了些兒。因

有心事在身，再吃不下。少停，將杯盤收拾，來請紅線安睡。紅線道：「我在山中打坐慣了，你可自去尋上房睡罷，休來候我。」

素雲不肯相離，在旁坐著。紅線反覺過意不去，坐了一會，陪著他同覓上房略睡片時，天已大明。素雲起身時，也不梳洗，淚汪汪

的跪在紅線面前聲稱：「便要下山去探父母消息。」紅線勸住道：「休得這樣悲傷。你且在山稍待，我與你走一遭兒若何？」素雲

聽得此言，納頭便拜。紅線又安慰了一番，說一聲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立刻駕起劍遁之法，一道寒光竟往臥虎營而去。素雲見了，

又驚又詫，又喜又悲。不消片刻，紅線已回，告訴素雲道：「探得你父被擒進營，因袖中藏有弩箭，欲射秦虯，被手下亂棒打死。

你母痛夫情切，罵賊觸柱而亡，現在兩個屍首俱藁葬在山腳之下。」素雲聽罷，大哭一場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我白素雲不報此仇，

有何面目見父母兄弟於九泉之下。」紅線苦苦相勸，素雲仍哭個不住，後來竟哭得淚也乾了，聲也啞了。

　　紅線暗忖：「好一個孝烈女子，我如收他為徒，日後諒來不至誤事。只是一個嬌怯怯的人兒，如何學得劍術？」眉頭一皺，暗

說：「有了，何不給他吃一服換骨金丹，把他凡骨換去，然後傳他技術，報仇未遲。」主意一定，伸手向胸前虎皮袋中取出一粒桂

圓大的丹藥，金光耀目，香氣撲人，拿在手中遞與素雲道：「你既要想報此深仇，倘然苦壞身子，反是誤事。我有丹藥一丸，你且

吃了，與你易過筋骨，即在此間緩住幾日，侍我慢慢授你仙劍，使你報仇可好？」素雲聽了，正中下懷，急問仙姑：「此語可是當

真？」紅線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素雲頓時止住了哭，翻身拜了八拜，改稱恩師。將丸接來納入口中，覺有一股香氣直透入泥丸宮，

回到丹田穴內而去。少停，覺得手足酸麻，坐立不安。紅線道：「你既服此丹藥，即須身子作熱，快些起來入房安息，休再悲傷。

」素雲道：「謹遵恩師吩咐。」遂勉強掙扎進房，昏昏沉沉的倒頭便睡。直到半夜方醒，身上熱得渾如火炭一般，翻身時骨節之中

格格作響，一連三日三夜，精神恍惚，茶飯不思。到第四日早上，紅線進房問：「服藥後身子如何？」素雲伏在枕上訴了一番。紅

線道：「你服的名換骨丹，吃了下去渾身三百六十骨節一節節皆須換過，此後便可身輕於葉，縱跳自如。但須臥牀七日，且半個月

內不可勞動。你要安心靜耐等待，過了半月，為師傳你的技術精了，方可報仇，萬勿心焦。」素雲諾諾連聲。紅線又叮囑了些寒暖

當心的話，出房自去。素雲足足在牀臥了七晝夜，四肢不能展動。直至第八日早上，略覺鬆動了些，起到外邊廳上見過紅線，紅線

命他吃些茶飯，依舊回房養息。一連又是八天，已是半個月了。此時素雲精神百倍，行路也比先時快了好些。因念父母已亡，未經

穿孝，好得山寨中盡有銀錢，取了兩錠白銀，下山去買了一套素色衣褲，一件白灰布道袍，一個女道冠兒，一雙豹皮底小雲鞋，竟

改了道姑裝束，發誓：「報仇之後，定當隨師修道，超拔父母升仙。」紅線見他這樣精心，十分歡喜。



　　一日．清早起身，命素雲在高山頂設了一副香案，供上公孫大娘所賜的桃花寶劍。紅線先自向西拜了四拜，後命素雲跪下，叩

頭髮誓道：「弟子白素雲，今拜紅線為師，傳授道術，志在報復親仇，廣行大道。日後如有為非作歹，妄殺生靈，一切願受五雷擊

頂。」誓畢起來，撤過香案。紅線將劍授與素雲，先傳了他些收發操縱之術。素雲一一領受。紅線又道：「凡學劍術之人，第一要

心術端正，不許無事生非。第二要詣力堅固，不得有初鮮終。第三要涵養深沉，不可逞能嗜殺，有此三者，方許大道能成。但是劍

學一法，全在以膽識為君，勇力為佐，拳腳為階。若無膽識，遇事必慌；若無勇力，臨場心怯；若無拳腳，焉能舞動風生。如今你

已服了換骨金丹，筋骨既俱換過，靈府亦必洞開。這膽識、勇力，二者皆可，無須顧慮，惟有拳腳一門，須得用心習練，方能日有

進境。你須耐苦，待為師的細細授你。」素雲道：「恩師似此提攜，弟子敢不唯命是聽，有負栽培大德。」紅線道：「話雖如此，

須知拳腳一法，又非劍術可比。第一要心靈手敏，第二要腳步從容，第三要進退有度。三者之中缺一即難勝敵。況拳經又有內堂、

外堂之分。內堂以靜制動，全在服氣，練氣各法，尤非旦夕所可收效。若外堂縱然精進，究是浮功，學也無益。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素雲道：「弟子聞父親傳說，近世拳法當以張三丰為宗，此拳別有門逕，恩師諒知，可否傳授一二。」紅線道：「張三丰係本朝武

當山丹士，相傳朝廷飛詔召張時，適道阻難進，夜夢神人授以拳法，厥明單身下山，空手斃賊百餘，因是以拳法鳴時。但此乃近代

之事，彼時我在一線天修真，焉知他的拳腳門逕，不過是列仙中有遊戲紅塵的回山言及，故得略知梗概。就是少林內堂，當我幼時

亦未有此。我今且授一個不傳之秘與汝，果能盡心學習，將來自足拔幟人間。」遂把外罩衣服脫下，就在山頂揀一塊平陽之地，使

出一路拳來，命素雲在旁仔細觀看，留心習練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莫言技術相傳易，須曉功夫苦習難。

　　不知紅線授素雲的是怎麼拳，素雲即能領悟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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